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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常
生
活
中
，
已
婚
男
女
男
的
被
稱
丈
夫
，
女
的
被
稱
妻
子
，
這
是
盡

人
皆
知
的
事
。
可
是
，
若
說
到
﹁丈
夫
﹂
與
﹁妻
子
﹂
這
兩
個
名
詞
的
由
來

，
恐
怕
就
非
人
人
皆
知
了
。
那
麼
，
為
什
麼
已
婚
男
人
被
稱
丈
夫
，
女
人
被

稱
妻
子
呢
？

原
來
，
遠
古
時
期
，
我
國
許
多
部
落
都
有
搶
婚
的
習
俗
。
因
此
，
女
子

選
擇
夫
婿
，
主
要
看
該
男
子
身
材
是
否
有
高
度
，
是

否
偉
岸
，
一
般
以
身
高
一
丈
為
標
準
。
當
時
，
一
丈

約
等
於
七
尺
，
所
謂
七
尺
男
兒
即
由
此
而
來
。
據
說

，
只
有
達
到
這
個
身
高
的
男
子
，
才
有
可
能
抵
禦
他

人
搶
婚
。
所
以
，
當
時
的
已
婚
女
子
都
習
慣
地
稱
自

己
的
男
人
為
﹁丈
夫
﹂
。

此
外
，
在
西
安
出
土
的
距
今
六
千
至
七
千
年
的

原
始
社
會
遺
址
—
—
半
坡
遺
趾
，
反
映
了
我
國
母
系

氏
族
社
會
時
期
村
落
裡
人
們
的
婚
俗
。
當
時
，
男
子

到
了
婚
配
期
，
要
嫁
到
女
方
的
村
子
（
最
早
的
倒
插

門
現
象
）
，
與
女
方
一
起
住
在
事
先
安
排
好
的
﹁洞

房
﹂
裡
。

為
防
止
搶
婚
，
需
將
他
們

關
在
一
起
磨
合
一
段
時
間
，
以

培
養
夫
妻
感
情
。
在
此
期
間
，

男
子
要
承
擔
女
子
要
幹
的
家
務

及
該
女
子
在
村
子
裡
應
盡
的
義

務
。
同
時
，
村
落
裡
還
規
定
，

已
婚
男
子
無
論
手
頭
在
做
什
麼

，
都
必
須
與
妻
子
保
持
最
多
不
能
超
過
﹁一
丈
﹂
遠

的
距
離
，
以
便
隨
時
保
護
妻
子
，
不
致
被
他
人
搶
走

。
這
是
﹁丈
夫
﹂
一
詞
的
另
一
說
法
。

﹁妻
子
﹂
一
詞
的
來
歷
最
早
見
於
《
易
‧
繫
辭

》
：
﹁人
於
其
官
，
不
見
其
妻
。
﹂
但
在
古
代
，
妻

子
一
詞
並
不
是
男
子
配
偶
的
通
稱
。
後
來
，
隨
着
社

會
的
發
展
，
﹁妻
子
﹂
才
漸
漸
成
為
所
有
男
人
配
偶

的
通
稱
。
自
古
以
來
，
﹁妻
子
﹂
的
別
稱
很
多
，
如

皇
上
之
妻
稱
皇
后
，
諸
侯
之
妻
稱
﹁小
君
﹂
、
﹁細

君
﹂
，
王
公
大
臣
之
妻
稱
夫
人
，
唐
、
宋
、
明
、
清

四
朝
，
朝
廷
還
對
地
位
較
高
命
官
的
妻
子
或
母
親
加

封
，
稱
為
﹁誥
命
夫
人
﹂
。

而
民
間
已
婚
男
子
則
對
別
人
稱
自
己
的
妻
子
為
﹁內
子
﹂
、
﹁拙
內
﹂

、
﹁賤
內
﹂
、
﹁糟
糠
﹂
等
。
妻
子
還
有
被
稱
為
﹁內
助
﹂
的
，
意
為
幫
助

丈
夫
處
理
家
庭
內
部
事
務
的
女
人
。
故
長
期
以
來
，
﹁賢
內
助
﹂
的
稱
呼
就

成
了
好
妻
子
的
代
名
詞
和
美
譽
了
。

二○○九年
十一月，在美國
總統奧巴馬訪華
期間，我國國家
主席胡錦濤曾設
宴款待他。有報

道說，這次國家級的筵席上餚並不多
，它們僅為一道冷盤，一道翠花雞豆
腐湯，三道熱菜，即中式牛排、烤紅
星石斑魚、清炒茭白蘆筍，餐後還有
一道甜點與一份水果冰淇淋。這些菜
餚作為國宴菜，既節儉又得體。

比起文革中，動輒便在人民大會
堂宴會廳擺下上百桌有幾十道菜的盛
大宴會招待一些外國來賓的往事；以
及時下社會上吃喝風盛行，幾千元一
桌的筵席已屬尋常，萬元以上乃至十
幾萬一桌規格的筵席也常有耳聞的現
實來，招待奧巴馬的國宴就不能不讓
人生發出幾許感慨──我們的國家領
導人為我們樹了一個拒奢靡，倡節儉
的榜樣。

設宴待客簡言之就是請吃，請別
人吃，自己也同吃（國宴便是請國賓
吃）。請吃在我國不但歷史悠久，而
且蔚然成風，甚至可以說是我國的一
種民俗。

君不見，大到國家宴請外賓、企
事業單位招待來賓，小到家庭及個人
請親朋好友或其他客人吃飯……飯桌
上敘友情、商談生意、拉關係等等，
總之可以辦許許多多的事。

請吃之所以在我國經久不衰，原
因在我國悠久歷史形成的食文化為其
打造了厚重的文化底蘊（從眾多名菜
餚背後的傳說典故便可窺其一斑）。
我國魯、徽、淮揚、浙、川、湘、閩
、粵八大菜系和東北菜、京菜、滬邦

菜等地方菜中多達幾十萬種的菜餚又為我國的請吃提供
了最廣闊的選擇空間，而我國幅員遼闊，食物的多樣性
則構成了請吃的雄厚物質基礎。

平心而論，請吃如果是自掏腰包，哪怕吃得再多，
別人也不好過多去說。畢竟我們倡導節約，反對浪費；
主張吃多少要多少，吃不完打包帶走等，對於自費辦席
者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並無硬性的約束力。能否做
到節儉不浪費，全在於他們自身的文明水平與覺悟了。

最糟糕的當屬用公款一擲千金，揮霍無度的請吃。
在這類請吃中，出錢者或為擺闊，或為攻關拉關係等。
為達到既定的目的，花錢多少全不在乎──反正花的是
「老公（公家）」的錢，不花白不花。這樣的請吃，我

們大可稱之為蛀蝕國庫，糟踐納稅人的血汗錢。
奢侈的公款請吃（或吃喝）雖不會立刻導致亡國，

但卻會助長奢靡與腐敗之風，這種風是會導致亡國的。
因為見微而知著，百姓們會在公款請吃中失去對當權者
的信心與支持。

想當年，南洋僑領陳嘉庚訪問延安時，中共領導人
毛澤東等曾在窰洞外的場院裡宴請陳。席上最好的一道
菜只是一份紅燒雞，而雞還是向附近村民們借的。

面對此情此景，陳嘉庚想到不久前在重慶，蔣介石
曾以八百塊光洋一桌規格的豪華筵席請他，再聯想起當
時國統區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現實，便由此認定中國的
天下將來必定是共產黨的，這也是見微而知著的典型一
例。

對時下的公款請吃成風，我們當然希望此次招待奧
巴馬的國宴能成為遏制公款請吃無度的良好開端。但是
指望那些無度公款請吃的當權者口下留情是靠不住的。
真正需要的是制定出一套有效制止並懲治無度地公款請
吃，既便於操作，切實可行，又便於百姓們監督的法規
與制度來，這也是百姓們所祈盼的。

駛離台北故宮博物
院之後到珊瑚博物館參
觀，展品比一○一大樓
商場更加豐富，使我們
意識到原來台灣寶島的
珊瑚如此眾多、這麼精

美，在世界市場名聲遠揚，對寶島之寶印象
更深了。

午餐後經基隆港到野柳地質公園參觀。
這是以珊瑚礁石地質地貌為景觀的特色公園
。珊瑚礁石在千萬年海水浸泡沖刷下，形成
令人遐想無限的千姿百態，非筆墨所能形容
，只有身臨其境，方能領略大自然鬼斧神工
之奇妙。

公園中最著名的景觀當數女王頭：沖刷
形成的一個礁石柱屹立着，約三四米高，其
殘留的上部冠首，遠遠看去恰似英國女王頭
部的側面像，若不留意可能眼前一晃而過，
但當導遊提醒後，卻越看越像。遊人們在最
佳攝影點紛紛攝影留念，大家既感自然界的
造化，也不能不佩服當初發現者的驚人想像
力。

由此，我漫步在礁石灘頭突然產生一種
領悟：現實聯繫了歷史會更加誘人；人間若
有仙境的演繹定能神奇；自然加上文化的襯
托必現奇跡。好像各地的奇妙景觀大多蘊此
哲理。不知我的聯想讀者以為如何。

令人意外的是這尊 「女王頭」竟引發出
一場不小的風波。我們在離開野柳地質公園
兩天後，在高雄市賓館的晚間電視節目中，
看到台灣媒體披露大陸遊客在 「女王頭」景
點的石頭上刻寫了 「常州趙××」幾個字，
這種亂塗鴉現象被大家指責， 「素質差」、
「應賠償」的聲音不斷，還引申到大陸遊客

說話聲大、煙頭亂扔、隨地吐痰等等陋習。
後見報載，通過網上果然查到了趙××其人，他是常州一家
印刷廠的老闆，並且承認自己文化不高，給大陸遊客丟了臉
，表示願意賠償等等報道。應該承認台灣同胞重視環保，禁
煙嚴格，地面乾淨，注意公德。他們的批評對我等大陸遊客
敲響了警鐘，我們不妨把這種輿論監督看作是將個別遊客的
不檢點曝光而使大家引以為誡，文明旅遊。也希望在內地旅
遊時所見的此類不文明現象得到警示和糾正，人人自覺保護
旅遊環境，做文明遊客。

野柳地質公園的園外，靠着海邊有一排幾十戶的海鮮商
店，還有零散的小販挎着竹籃，銷售的都是各式各樣的海味
乾貨和現場加工的魚鬆之類，經幾波大陸遊客帶來的商機，
他們都會主動表示可以直接用人民幣交易。

告別地質公園，導遊領我們去了桃園縣的大溪古街，這
裡以各式豆腐乾製品最出名，因為至今保留着以滷水點豆腐
等傳統工藝又結合現代科技，口味純正，成了台灣特產。他
們的食品衛生條件、成品包裝比較講究。大家考慮旅程才開
始幾天，不便大量購買，只買少許途中享用。但是我還是買
了一小瓶豆腐乳，帶回供家人共嘗，頗受讚許。

廣
州
位
於
東
經
一
百
一
十
二
度
五
十
七
分
至
一
百

一
十
四
度
○
三
分
，
北
緯
二
十
二
度
三
十
五
分
至
二
十

三
度
三
十
五
分
，
屬
南
亞
熱
帶
季
風
氣
候
區
。
因
為
地

處
低
緯
，
地
表
接
受
太
陽
輻
射
量
較
多
，
又
受
季
風
影

響
，
夏
季
呈
高
溫
、
高
濕
、
多
雨
氣
候
，
冬
季
則
為
低

溫
、
乾
燥
、
少
雨
氣
候
，
平
均
氣
溫
為
十
二
點
四
至
十

三
點
五
度
，
所
以
下
雪
的
幾
率
很
小
。
廣
州
冬
日
無
雪

本
是
常
態
，
但
幾
率
小
並
不
等
於
沒
有
。
查
閱
資
料
獲
悉
，
歷
史
上
廣
州
也

曾
下
過
雪
。
最
早
記
載
的
雪
情
，
是
南
宋
淳
祐
五
年
（
一
二
四
五
）
，
史
載

﹁臘
初
，
大
雪
三
日
，
積
盈
尺
餘
，
炎
方
所
未
有
也
。
﹂
連
下
三
天
大
雪
，

地
上
堆
起
三
十
多
厘
米
厚
的
大
雪
，
這
場
七
百
多
年
前
的
大
雪
在
今
人
看
來

，
簡
直
難
以
置
信
。

史
料
記
載
，
自
一
五
○
○
年
到
一
九
二
○
年
四
百
多
年
間
，
廣
州
地
區

共
下
過
十
五
場
大
雪
，
其
中
連
日
大
雪
就
有
八
次
。
清
道
光
十
五
年
（
一
八

三
五
）
臘
月
二
十
一
，
廣
州
飄
起
鵝
毛
大
雪
，
在
穗
的
東
莞
詩
人
何
鯤
﹁欣

逢
其
盛
﹂
，
賦
詩
讚
曰
：
﹁乙
未
臘
月
廿
一
夜
，
打
窗
淅
瀝
隨
風
下
，
千
門

萬
戶
敞
凌
晨
，
青
年
皓
首
群
相
訝
。
初
疑
羅
浮
春
已
催
，
千
樹
萬
樹
梅
花
開

，
又
疑
五
月
木
棉
熟
，
南
海
廟
前
飛
雪
來
。
子
夜
飄
搖
日
中
止
，
鴛
瓦
平
溝

屐
沒
齒
，
兒
童
戲
弄
範
以
模
，
手
掬
瑤
璠
仙
門
裡
。
人
盡
冰
街
在
玉
堂
，
蠣

牆
龍
戶
生
輝
光
，
沉
香
浦
珠
凍
成
海
，
白
雲
山
擁
玉
為
岡
…
…
﹂
該
詩
描
繪

了
廣
州
人
見
雪
的
驚
喜
激
動
之
狀
，
讀
之
如
見
盈
盈
笑
臉
、
如
聞
朗
朗
笑
聲

，
堪
稱
一
幅
﹁羊
城
瑞
雪
迎
新
圖
﹂
。

民
國
時
期
也
曾
有
大
雪
。
查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廣
州
《
民
國
日
報

》
，
其
新
聞
稱
：
﹁本
市
近
兩
日
天
氣
奇
冷
，
三
十
夕
一
時
，
有
雪
如
魚
眼

降
下
，
瓦
背
瀝
瀝
有
聲
，
至
夜
深
十
二
時
，
大
有
冷
折
骨
之
勢
。
至
昨
三
十

一
日
，
尤
未
解
凍
，
是
日
午
，
南
堤
中
行
正
門
騎
樓
下
，
有
一
乞
丐
，
僵
臥

於
此
，
道
人
疑
為
凍
斃
，
奄
奄
一
息
，
狀
至
可
憐
…
…
又
查
東
較
場
側
老
人

院
旁
，
凍
斃
短
破
衣
、
狀
類
苦
力
男
子
一
名
。
又
市
場
各
項
菜
蔬
、
魚
肉
，

均
因
凍
乘
機
起
價
數
倍
，
至
各
酒
樓
茶
室
，
遊
苑
場
戲
院
及
各
馬
路
街
道
各

夜
市
商
店
，
均
門
可
羅
雀
…
…
﹂
難
怪
老
家
在
廣
州
番
禺
的
許
廣
平
，
曾
對

魯
迅
提
起
這
場
大
雪
，
說
下
雪
本
是
好
事
、
樂
事
，
但
出
其
不
意
的
大
雪
，

卻
給
措
手
不
及
的
人
們
帶
來
了
災
難
！

在
全
球
持
續
﹁暖
冬
﹂
不
斷
加
劇
的
今
天
，
回
味
八
十
一
年
前
的
廣
州

大
雪
，
恐
怕
不
無
意
義
。
如
今
不
要
說
降
雪
，
連
雨
水
都
少
得
可
憐
，
冬
天

的
味
道
難
得
聞
到
了
。
看
來
，
保
護
環
境
、
節
能
減
排
真
是
迫
不
及
待
、
任

重
道
遠
啊
！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越南民主
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率中
國黨政代表團於九月八日抵達河內，
參加九日在河內舉行的胡志明主席葬
禮。代表團剛剛到達，阿爾巴尼亞代

表團團長、阿勞動黨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就提出要到中
國大使館會見李副總理，有要事相商。李副總理雖不知道
對方要談什麼問題，但鑒於當時中阿兩黨、兩國的密切關
係，立即表示歡迎。會見時，阿方提出，在第二天胡志明
主席的葬禮上，希望李副總理不要同蘇聯代表團團長、部
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有任何接觸，也不要同他打招呼。李副
總理同意了阿方的要求，表示在任何場合都不同柯西金打
招呼。

九日上午，我作為大使館譯員，跟隨王幼平大使提早
來到巴亭廣場，按照越方的禮賓安排，站在看台上為外交
使節劃定的位置。廣場中央搭起了臨時祭台，旁邊還擺有
一個高大的香爐，各界代表共十萬人。現場鴉雀無聲，氣
氛莊嚴肅穆。越南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致悼詞後，直升飛
機列隊起飛，在廣場上空盤旋，向胡志明主席做最後告別
。這時，十萬人失聲痛哭，整個廣場頓時變成了哭聲的海
洋。面對此情此景，我站在王大使身邊也不禁流下了熱淚。

鑒於當時中蘇尖銳對立的關係，越方在禮賓安排上頗
花費了一番心思。越南主要領導人排成一行站在觀禮城樓
中央，而讓李副總理和柯西金分別站在越南領導人的兩側
。儘管如此，柯西金仍多次向李副總理點頭示意，而李副
總理信守諾言，都裝作沒看見，不予理睬。葬禮結束後，
李副總理和柯西金分別從主席台城樓兩側走下來。柯西金
看見李副總理後，緊走幾步，想同李副總理打個招呼，而
且把手都伸了出來，但李副總理仍裝作沒看見，轉身走開
了。這一切，阿爾巴尼亞代表團都看在了眼裡，甚為滿意。

九日下午，越南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司長黃寶山向中方
轉達了蘇聯方面的如下意向：蘇聯代表團團長柯西金的專
機定於十日清晨離開河內回國，希望中途在北京停留兩三
個小時同周恩來總理見面，特徵求中方意見。

李副總理立即向國內作了報告。十日清晨，大使館收

到國內答覆，同意蘇聯專機十一日在北京停留，周恩來總
理將在機場同柯西金會晤。當時，王幼平大使已去機場為
中國黨政代表團送行，那時通訊設備十分落後，更沒有手
機，陳亮參贊立即驅車趕到河內嘉林機場，向李副總理和
王大使報告。但在場為李副總理送行的越南政府總理范文
同說，柯西金的專機已經在一個小時前離開河內回國了。
對於柯西金在未得到中方答覆前便離開河內的無禮行為，
李副總理十分生氣。

當天下午，越南外交部黃寶山司長緊急約見王大使說
，他本人在這件事上犯了 「嚴重錯誤」，受到了范文同總
理極為嚴厲的批評，目前正在作檢討。作為補救措施，越
南外交部已約見蘇聯大使，轉達中方的答覆，讓蘇聯大使
立即報告柯西金。黃寶山特別強調，這件事的責任完全在

他個人，特向中方表示歉意。
黃寶山的道歉和檢討，如實反映了越南領導人在中蘇

關係上小心翼翼的態度。當時，越南的抗美鬥爭需要中國
和蘇聯兩個大國的強有力支持，但中蘇之間又尖銳對立，
越南擔心在處理同中蘇兩國的關係上出現任何差錯，都會
影響這兩個大國對越南的支援。客觀地說，作為具體工作
人員，柯西金的專機離開河內同黃寶山沒有任何關係。

實際上，柯西金在胡主席葬禮上受到李副總理冷遇後
，對中方能否同意他在北京停留，心中更加無底。如果他
在河內期間得到中方不同意他在北京停留的答覆，則更加
沒有面子，便決定先行離開。當柯西金的專機抵達蘇聯塔
吉克加盟共和國首都杜尚別時，收到了越方轉達的中方答
覆。莫斯科指示柯西金仍要去北京會見周恩來。這樣，柯
西金最終還是去了北京，周總理於九月十一日在北京首都
機場同柯西金進行了會晤。儘管在當時中蘇關係的大背景
下，這次會晤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係，但在邊界問
題上達成了一些重要共識，即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力衝
突、雙方在有爭議的地區脫離接觸、雙方發生爭議時，由
邊防部隊聯繫解決，從而使兩國邊界局勢和兩國關係都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緩和。

還
有
很
多
要

向
他
們
學
習

學
養
極
深
、
令
同
仁

望
其
項
背
的
楊
憲
益
先
生

一
生
為
人
謙
遜
，
從
不
標

榜
炫
耀
，
從
不
怨
天
尤
人

，
從
無
假
大
空
話
，
在
朋
友
、
同
事
中
口
碑
極

佳
。

二
○
○
九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上
午
，
我
又
一

次
來
到
小
金
絲
胡
同
六
號
。

這
天
，
中
國
翻
譯
協
會
決
定
授
予
楊
憲
益

中
國
翻
譯
界
最
高
榮
譽
獎
項
﹁翻
譯

文
化
終
身
成
就
獎
﹂
。
楊
先
生
是
自

二
○
○
六
年
該
獎
項
設
立
以
來
，
繼

季
羨
林
之
後
獲
此
殊
榮
的
第
二
人
。

是
日
，
正
值
國
際
翻
譯
日
前
夕
，
我

與
同
事
—
—
中
國
外
文
局
副
局
長
、

中
國
翻
譯
協
會
副
會
長
黃
友
義
一
同

為
他
頒
發
獎
牌
和
榮
譽
證
書
。
在
簡

短
的
頒
獎
儀
式
上
，
我
說
了
這
樣
一

段
話
：
中
國
譯
協
把
這
一
獎
項
授
予

楊
先
生
，
是
對
他
卓
越
成
就
、
嚴
謹

治
學
態
度
和
敬
業
精
神
的
高
度
評
價

和
充
分
認
可
，
楊
先
生
獲
得
﹁翻
譯

文
化
終
身
成
就
獎
﹂
當
之
無
愧
。

當
時
，
已
重
病
在
身
的
楊
先
生

一
直
坐
在
那
個
紅
色
沙
發
裡
，
依
然

溫
和
微
笑
着
面
對
各
大
媒
體
記
者
，

依
然
輕
輕
地
說
自
己
沒
有
做
太
多
：

﹁在
中
國
外
文
局
工
作
時
有
幸
做
了

些
翻
譯
，
但
成
就
很
少
，
甚
至
可
以

說
沒
有
什
麼
成
就
。
﹂
他
還
誠
懇
地

表
示
，
對
現
在
正
在
做
着
翻
譯
工
作

的
人
們
，
自
己
﹁還
有
很
多
要
向
他

們
學
習
﹂
。

媒
體
上
一
直
流
傳
着
一
段
關
於

楊
先
生
詼
諧
幽
默
的
故
事
，
說
每
當

有
人
問
起
楊
老
的
翻
譯
成
就
時
，
他

總
會
謙
遜
又
不
失
風
趣
地
說
：
﹁其

實
自
己
也
就
是
翻
譯
一
點
德
文
、
法

文
、
希
臘
文
、
意
大
利
文
、
英
文
什

麼
的
。
譯
文
的
數
量
也
不
太
多
，
也

就
是
把
《
紅
樓
夢
》
、
《
史
記
》
、

《
老
殘
遊
記
》
、
《
儒
林
外
史
》
和
《
聊
齋

誌
異
》
之
類
譯
成
了
洋
文
，
介
紹
到
歐
美
去

了
。
﹂那

天
臨
別
時
，
我
同
楊
老
說
，
再
過
三
個

月
我
們
還
會
來
給
他
慶
祝
九
十
五
華
誕
。
不
承

想
，
此
次
見
面
剛
剛
過
去
兩
個
月
，
楊
老
竟
作

別
紅
塵
，
溘
然
辭
世
。
我
曾
經
的
諾
言
再
也
不

能
實
現
。興

來
縱
酒
發
狂
言

楊
憲
益
一
生
獨
立
不
羈
，
常
常
煙
不
離
手

，
酒
不
離
口
。
每
每
有
人
登
門
拜
望
，
都
見
他

手
夾
香
煙
，
吞
雲
吐
霧
，
好
不
愜
意
。
其
實
煙

都
不
是
什
麼
好
煙
，
酒
也
就
是
二
鍋
頭
。
近
年

來
先
生
身
體
一
直
不
好
，
幾
次
住
院
治
療
，
有

一
次
我
問
他
還
喝
酒
麼
？
他
依
然
爽
快
：
﹁還

喝
，
少
了
。
﹂
後
來
遵
醫
囑
，
酒
是
戒
了
，
但

煙
還
是
離
不
了
。

熟
悉
楊
先
生
的
人
都
會
講
出
不
少
他
喝
酒

的
﹁趣
事
﹂
，
特
別
是
他
那
一
首
首
關
於
酒
的

打
油
詩
，
無
不
反
映
出
他
灑
脫
、
淡
漠
、
豁
達

的
生
活
態
度
。
其
中
有
一
首
《
祝
酒
辭
》
：

﹁常
言
捨
命
陪
君
子
，
莫
道
輕
生
不
丈
夫
。
值

此
良
宵
須
盡
醉
，
世
間
難
得
是
糊
塗
。
﹂

﹁文
革
﹂
動
亂
期
間
，
他
和

夫
人
雙
雙
蒙
冤
入
獄
，
度
過
四
年

牢
獄
生
活
。
後
來
回
憶
起
當
時
那

個
晚
上
被
帶
走
時
的
情
景
，
楊
老

仍
不
失
幽
默
地
談
起
他
的
半
瓶
濁

酒
、
四
年
星
斗
：
﹁我
當
時
唯
一

的
遺
憾
是
酒
，
那
天
晚
上
還
沒
有

喝
夠
，
還
剩
了
大
半
瓶
白
酒
沒
喝

完
。
還
有
那
雙
踢
踢
踏
踏
的
拖
鞋

，
早
知
道
要
把
我
帶
走
的
話
，
我

就
穿
上
皮
鞋
了
。
﹂

俗
話
說
酒
後
吐
真
言
。
酒
喝

多
了
話
容
易
出
格
，
這
在
楊
老
是

常
有
的
事
。
在
剛
剛
改
革
開
放
時

的
上
個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初
，
楊
先

生
隨
團
出
訪
瑞
士
、
英
國
、
澳
大

利
亞
等
國
家
。
回
國
後
，
團
裡
這

樣
評
價
他
：
﹁該
同
志
國
外
朋
友

比
較
多
，
談
話
中
善
於
介
紹
我
國

的
情
況
，
易
於
為
外
國
人
所
理
解

。
但
比
較
好
酒
，
酒
後
談
話
有
時

欠
講
場
合
和
分
寸
。
﹂

這
就
是
楊
憲
益
。
他
很
喜
歡

陶
淵
明
的
一
句
詩
是
﹁天
運
苟
如

此
，
且
進
杯
中
物
﹂
。
酒
陪
伴
了

他
一
生
，
給
他
帶
來
不
盡
的
享
受

和
樂
趣
；
酒
也
陪
伴
了
他
一
輩
子

，
給
他
招
來
不
少
缺
憾
和
麻
煩
。

﹁對
酒
當
歌
，
人
生
幾
何
？
譬
如

朝
露
，
去
日
苦
多
。
﹂
以
曹
操

《
短
歌
行
》
中
的
詩
句
作
書
名
，

也
許
正
是
因
了
這
份
凡
人
的
灑
脫

、
純
淨
和
真
性
情
，
才
成
就
了
大
翻
譯
家
楊
憲

益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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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午
，
在

北
京
八
寶
山
革
命
公
墓
送
別
楊
憲
益
先
生
歸
來

，
看
着
照
片
上
手
夾
香
煙
，
望
着
遠
方
凝
思
的

主
人
，
我
想
，
透
過
如
絲
的
煙
霧
，
他
一
定
是

在
矚
目
新
的
時
代
、
矚
目
未
來
。
用
連
日
來
媒

體
頻
繁
使
用
的
一
句
話
就
是
：
楊
憲
益
身
後
，

誰
來
翻
譯
中
國
…
…

二
○
○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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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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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靜

遠
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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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妻子」稱呼的由來
劉開生

廣
州
的
雪

馬

佳

說
說
請
吃

季
旭
東

李先念出席胡志明葬禮
李家忠

平靜若水淡如煙 郭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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